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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安博文： 上海海事大学教授， 专攻光纤传感技术研究，2016 年 6
月创办上海安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出
台后，上海高校第一个无形资产出资入股成功转化的案例。 陈敦耀摄

茛夏强（右一）：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主任，率领团队成功实施儿童
肝移植手术突破 1000 例，数量为近六年来全球最多 ，建立起一套儿童
肝移植“中国标准”，独创多项技术。 陈金海摄

荩游书力：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在美国完成博士后工
作后，通过中科院“百人计划”回国。 2012 年，他提出不对称去芳构化反
应概念，被全球越来越多课题组不断跟进。 （中科院上海有机所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投身中国创新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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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正赶上了 “天时地利”。 一年前，
上海海事大学教授安博文多了一个新身份———公司老板。
由他出任法人代表的上海安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彼时成

为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修订出台后， 上海高校第一个

无形资产出资入股成功转化的案例。
“在大学申请课题经费， 每年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不

等， 总感觉已经不错了。 现在做成果转化， 公司接到的订

单， 金额动辄几百万元。” 安博文感慨道， “纸变钱” 就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发生了！
眼下， 在沪上高校， 像安博文这样敢于 “出去折腾

一番” 的教授越来越多了。 创新活力迸发， 根源在大环

境的变化———法律完善了， 政策扶持力度加大了 ， 高校

和科研院所出台了配套文件， 人们对 “教授当老板” 也

更加宽容了。

成果转化这条路真是走对了

约安博文做个采访， 有点难。 记者先后联系他三次，
他三次都在出差或在出差回沪的路上。 走了成果转化路这

条路后， 安博文出差频次明显提高。 只身一人， 一天内驱

车数百公里跑长途， 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曾几何时， 安博文是一位典型的 “象牙塔教授”， 教

学科研的日子过得不紧不慢。 他的团队专攻光纤传感技术

研究， 这种技术在油气罐火灾监测以及海底电缆安全监测

方面颇有发展前景。 一年前， 上海海事大学在 “吃透” 相

关政策的基础上， 率先摸索出 “先奖后投” 的专利权处置

方式， “安馨科技” 随之开张。
既是教授， 又是老板， 现在的安博文 “每天都觉得时

间不够用”， 因为除了跑市场， 推销公司研发的新产品，
他还要自学财税、 法律等各种经营管理知识。 除此之外，
他高度关注市场对他们团队研发的高性能光纤电缆产品的

反馈。
虽然这一年白发增添了不少， 有时为了开辟市场， 他

免不了还要搁下书生的面子， 去说服大公司负责人抽几分

钟时间听他介绍新产品……但对安博文来讲， 成果转化这

条路真是走对了， 因为 “不和市场接触， 躲在实验室里，
永远不知道自己研发的产品会遇到哪些问题”。 对他来说，
除了理直气壮地享受成果转化的收益， 更大的获得感在于

找到了未来科研的方向。

成果转化明显提速，科研动力更足了

说到 “安馨科技” 的创立， 安博文打心眼里感激 “娘
家人” ———上海海事大学技术转移中心的鼎力支持。 “当
初我们接手安博文教授的案例时， 花了大半年时间研究政

策、 制定成果转化处置流程。 而现在， 和成果转化相关的

校内工作流程都已经明晰。” 上海海事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副主任莫剑英告诉记者， 安博文 “第一个吃螃蟹” 以来的一年间， 学校已

经有好几位教授提出申请， 希望将手头的科研成果进行转化———围绕成果

转化的 “灯塔效应” 正在显现。
将科技成果的使用权、 处置权、 收益权， 由国家管理部门下放到科

研院所和高校等事业单位； 允许将 70%的转化收益留给科研团队……随

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 特别是 2015 年 10 月修订后的 《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 正式施行， 让更多一线科研人员感受到了来自政策层

面的暖风。
与之相随的是， 高校专门服务科技成果转化的机构也在不断壮大、 成

长。 目前， 上海已初步形成以高校技术转移中心为建设主体， 以高校技术

市场和高校张江协同创新研究院为主要支撑载体的 “一体两翼” 高校技术

转移体系运行模式， 全市目前共有 19 所高校成立了技术转移中心。

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在成果转化道路上大步向前

这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现象：当下，在成果转化道路上大步向前的一

线科研人员中， 很多人所专攻的领域并非是和市场紧密对接的应用型研

究，而是经历过“十年磨一剑”的沉淀或坐过好几年冷板凳、从事基础研究

的学者。
比如， 复旦大学教授杨青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所研发的新型 IDO 抑制

剂， 就以 6500 万美元许可给一家美国公司， 这一案例的成功标志着我国

在基础前沿研究领域特别是在新药研发方面的科技成果转化， 取得了长足

进步。 在上海大学材料学院， 钟云波团队潜心十余年研发出的 “高强高导

铜合金制备技术” 成功打破国外垄断， 并以 1800 万元转让给新兴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该公司还另投入 600 万元建立联合实验室。
企业和高校携手， 加快高新科技成果产业化步伐， 类似案例今年也在

同济大学上演。 该校王占山教授团队自主研发的 “高性能激光薄膜器件及

装置” 六项发明专利授权转让， 合同金额达 3800 万元， 创下同济大学历

史上最大额度技术转移现金合同。

夏强：拓荒出儿童肝移植“中国标准”
“放着高速公路不走，非要在羊肠小道上撞得头

破血流？ ”这是朋友对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主任夏

强的劝慰。 那些年，他和几位意气风发的年轻医生在

冲击着一项技术：儿童肝移植。 但因技术难度太高，
他们在动物实验中遭遇无数次失败。

夏强是一个拓荒者。 从“末位起步”，他带领团队

走到了世界前列。 今年 8 月，在他的领衔下，仁济医

院成功实施儿童肝移植手术突破 1000 例，数量约为

全国儿童肝移植手术的二分之一， 也成为近六年来

全球完成儿童肝移植手术最多的医院。
“以前都是我们出国，跟着他们学。 ”如此“反向

输出”，夏强颇为感慨。 他走的这条医学创新路，不正

是一批勇攀医学高峰的上海医生的真实写照吗？

手术质量跻身国际第一阵列

早晨 8 点，仁济医院外科手术室，一台儿童活体

肝移植手术在紧张进行中。 活体肝移植手术，说是一

台手术，其实是两台手术———由于采用亲体活体肝移

植，病肝切除手术和供肝移植手术同时进行。手术一做

往往是好几个小时，考验医生的体力、技术与意志力。
夏强领衔的这台手术历时约 5 小时，妈妈、宝宝

的出血量都只有 50 毫升。 如此短的手术时间、如此

少的出血量，代表了仁济儿童肝移植的世界水准。 这

家医院的儿童肝移植手术数量已连续六年居全球首

位，手术成功率超 98%，患儿术后一年生存率、五年

生存率分别为 90%和 80%以上，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10%以上，手术质量跻身国际第一阵列。
“2004 年，38 岁的我来到仁济医院创建肝脏外

科，那时仁济的肝移植在上海几乎处于末位。 ”夏强

记得，第一天上班，建科的正式决定还没宣布，他们

四个怀揣创业激情的年轻人就 “自说自话” 干了起

来。 第一年，他们就创造了 120 例高质量肝移植手术

的业绩，在强手如林的上海肝移植领域名列前茅。

不过， 面对每年 30 万-50 万死于终末期肝病的

患者，这还是杯水车薪。 彼时，发达国家采用健康者

捐献部分活肝的移植技术发展得很快。 看着得了胆

道闭锁、只能等待死亡的孩子，夏强决定再闯一闯：
开拓儿童活体肝移植。

2006 年初，他们开始了攻关之旅，这项工作还获

得首批上海市级医院新型前沿技术联合攻关项目的

支持。 他们去实训基地做动物实验，整整 10 个月，每
天超过 14 个小时，却怎么都不成功。 最后他们终于

总结出了一套在无血流阻断下“精准切肝”的方法。
2006 年 10 月，夏强带领团队成功开展了国内第一例

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
努力与汗水最终使他们跻身中国肝移植领跑者

队列，尤其在小儿肝移植领域，他们总结制定的儿童

肝移植技术规范成为“中国标准”，向世界展示了上

海医学的自信。

把技术推向亚洲更多地区

十多年来，夏强团队相继开展了活体肝移植、劈

离式肝移植、辅助性部分肝移植等多项技术，实现中

国肝移植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这个出色的手术团队还吸引了外国孩子前来手

术， 国内各大儿童肝移植中心的医生乃至外国的医

生团队也来学习观摩上海医生的技术。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过去亚洲其他国家的

孩子要手术， 主要往新加坡、 日本跑。 如今我们不

仅吸引来病人， 更吸引来医生。” 夏强说， 他们正

在牵头成立亚太儿童肝移植学术组织， 把中国技术

推向亚洲更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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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概念是游书力研究员创造的。” 今年 7 月， 在 《美

国化学会会志》 的一篇论文中， 看到这样一句话， 中科院上海

有机所研究员游书力感到分外高兴。 写下这句话的， 是日本千

叶大学教授根本哲宏。 他所说的概念， 是催化不对称去芳构化

（CADA）。
2012 年， 游书力在 《德国应用化学》 上首次提出这个概

念。 五年间， 全球不断有课题组跟进这个领域， 如今直接使用

CADA 名字的研究组就有 20 多个。
开辟一个新领域， 并得到同行承认， 对科学家而言， 是一

种莫大的成就。 受邀作国际学术会议大会报告、 成为美国化

学学会旗下学术杂志 《金属有机》 副主编， 五年来， 在中科

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游书力深切体会到了国际学术地位

的迅速提升， 以及由此赢得的业界尊重。 他很庆幸在这个创

新的 “黄金时代” 回国做科研， “这样的获得感在国外是无

法体会的”。

“曾经的美国同行都羡慕我”
今年年初， 42 岁的游书力正式成为中科院上海有机所金

属有机化学实验室主任。 这是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自 2001
年成立起， 每次的实验室评估等级都是 A。

在国家重点实验室每五年一次的评估中，只有 20%-30%的

实验室能够获得 A，而要蝉联 A 级，概率很小。 作为如此优秀实

验室的掌舵人，游书力觉得自己又迎来了一次人生挑战。
前一次挑战， 是在 2006 年从美国回到中科院上海有机所。

游书力说， 当时很多美国同事都觉得他回国的决定 “很傻”。
毕竟， 当时美国的实验室条件、 工资待遇都比国内好。 但游书

力还是毫不犹豫地通过中科院 “百人计划” 回国了。
让他感到幸运的是， 自己赶上了中国科研的 “黄金机遇

期”。 尤其是 2012 年后， 当美国、 欧洲的基础研究投入不断滑

坡时， 中国的科研经费投入拉出了一根漂亮的上扬曲线。
“这两年， 我曾经的美国同行都羡慕我， 都说 ‘你当初回

国的决定是对的’。” 游书力说， 经费充足， 又有很多创新的机

会， 就能尽快做出优秀的工作。
当中国科学家做出越来越多开创性的工作， 中国在世界科

学界的地位日渐提升。 “现在， 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邀请中国

科学家参加。” 游书力说。
今年 7 月， 游书力参加了第二十届欧洲有机化学会议。 他

还收到了今明两年五六个国际会议大会报告的邀请。 “身为科

学家， 这种来自学术界的认同， 最让我有获得感。” 游书力说。
学术界还有一种认同 ， 是邀请一流科学家担任权威学术

杂 志 的 编 委 。 眼 下 ， 游 书 力 担 任 了 十 几 本 领 域 内 的 国 际 学

术 刊 物 编 委 或 国 际 咨 委 。 2014 年 初 ， 《金 属 有 机 》 杂 志 邀

请 他 担 任 副 主 编 ， 这 意 味 着 ， 他 对 一 些 稿 件 拥 有 是 否 接 收

的决定权。
“在科研实力整体不强的时候， 他们多少会戴着有色眼镜

看待我们的优秀成果， 不相信中国也可以做出好的成果。” 游书力说， 现在他

们对于优秀成果来自中国， 已经习以为常了。 而来自中国的国际权威学术杂志

编委、 主编， 也越来越多。

优秀学者正从世界各地汇聚而来

对游书力而言， 最喜欢的事情是跟同行聊聊学术， 和学生谈谈化学， 或是

专心看看文献， 时常到实验室转转。
这几年， 他觉得， 在有机所的各个实验室里， 优秀的学者正从世界各地汇

聚而来： 世界化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巴里·夏普利斯来了， 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

袁钧瑛来了， “80 后” 科学家李昂回国才五六年， 已成长为国际最优秀的青

年化学家之一……
游书力回国时， 科研启动经费约 250 万元， 当时美国给一个新任课题组长

的启动经费在几十万至上百万美元。 而现在， 来到他的实验室的年轻人， 可以

获得约 800 万元的启动经费， 还不包括 100 多万元的房贴。 “即使在现在的美

国， 这也是非常顶级的启动资金了！” 游书力说， 这几年， 上海人才引进力度

之大， 前所未有。
在吸引人才回国的同时， 培养人才的力度也在加强， 方式不断创新。 在上

海有机所， 近几年还设立了专项， 让优秀博士带着科研经费去国外顶级实验室

做博士后。 游书力相信， 未来中国的一流科学家一定会层出不穷。

在医学技术开拓与创新的道路上，每当

感觉要走不下去时，夏强总告诉自己，那些

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孩子需要我们，一定要坚

持下去。感谢上海给了追梦者最好的舞台。

五年来 ， 高校科技成果处置流程呈现

出明 显 的 加 速 度 。 对 一 线 科 研 人 员 来 说 ，
除了理直气壮地享受成果转化的收益 ， 更

大的获得感在于找到了未来科研的方向。

回国来到中科院上海有机所，让游书力幸

运地赶上了中国科研和上海创新的“黄金机遇

期”， 这里有稳定的经费支持、 一流的人才团

队，创新想法能得以迅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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